
走訪如學禪師派下寺院系列(一) 

繁華塵囂中的淨土──法光寺 

／釋照欣採訪‧整理 

 

法光寺及禪得法師簡介 

台北法光寺於民國五十年，舉行大雄寶殿落成暨佛像安座大典。由第

一代開山住持如學禪師所創建，現任住持為第二代住持禪得法師。 

  禪得法師於民國二十六年生，台灣省嘉義縣人。十多歲時於南投碧

山岩出家，於基隆海會寺受具足戒，新竹一同寺女眾佛學院畢業，後

赴香港就讀珠海學院（珠海大學的前身）文史系畢業。如學禪師上生

後，承襲法脈繼承住持寺務。 

 

編輯室語： 

本期開始將系列介紹如學禪師派下及其分支所屬寺院，首先介紹的是

由如學禪師自民國四十八年中部八七水災後，南投碧山岩寺受到重創 

，在全體寺眾及信徒的支持下北上創建的法光寺。位處台北繁華市區

中，交通便利，在塵囂熱惱中提供人們心靈慰藉之處，可說是紅塵中

的淨土，為了能讓讀者了解，以下就是本刊記者專訪現任住持─禪得

法師的內容。 

問：貴寺在台灣佛教的傳承上，屬何法脈？ 

答：是這樣的。我師父如學上人是歸依新竹一同寺開山祖師玄深長老尼，也就是

我的師公，她歸依法雲寺弘道師太為師，弘師是妙果師太的弟子，而妙果師太是

法雲寺第二代住持，其第一代開山祖師是覺力禪師，所以在法雲寺的法脈中，我

們算是很晚輩了。 

  覺力禪師是屬禪宗的曹洞宗，而我師父留日時受澤木興道禪師指導，傳承其

法，也是曹洞宗，所以我們師父所教的是曹洞宗的禪法，溯其本源我們是屬法雲

寺法脈的。 

問：台北法光寺的創建及發展經過 

答：自從八七水災後，碧山岩被沖毀，在草屯鄭高明居士的慷慨相助下，提供住

所約半年時間，後來應師父的友人及信徒的邀請下，遂決定北上購地以賡續弘揚



如來法業。 

  當時這裏四周都是農田，根據農民的說法此地是傾倒垃圾之處，他們叫它為

「垃圾地」。師父當時因為欠缺經費，所以只好購買這塊所謂的「垃圾地」作為

現今寺址。當時也是分批購買，並不是一下子就能購足。想不到當年的荒蕪之地

如今卻成黃金地段，很多人要來買我們寺地，請我們搬遷呢！ 

  師父帶著我們北上，幸有平光寺玄願長老尼慈悲，允我等暫居寺中。後來我

們隨即開始困苦的創寺過程，說來實在是備感艱辛，一連串的難關等著我們。我

們先臨時搭建寮房，除了工程浩繁外，大家分工合作，有的留守寺內監看工程，

其餘的都外出誦經居多。當時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有收入以建寺，誦經可是從沒停

過，一天好幾場，去喪家或是殯儀館都有，白天誦經，有時晚上或半夜也出門，

就發生過邊敲木魚而險些掉下的趣事。 

  在大家的努力下，民國五十年佛殿落成後，除了誦經外，我們法光寺還有一

項特色就是「辦桌」以獲得更多的收入。當時物質缺乏，更別說有人發心供養護

持，所以藉由此種方法以獲取建寺的費用。我們有時一天辦好幾桌，最高記錄是

一百桌。沒去誦經時，除了既有的執事外，我們還需出坡做醬菜和辦桌用的素材，

我們法光寺的辦桌菜色是很有名的。就這樣過了六、七年，寮房陸續建造完工，

法光寺才有今日的規模。而法光寺的寺名何來？因為當時附近的人士有看到此地

晚上會發光，且有數次之多，當地居民甚是奇怪，不久就是師父被介紹前來看地，

因此才會取此名稱。 

問：如學禪師當時又是如何推行法務？ 

答：我們除了每月固定的例行法會外，大家都是從早忙到晚，早上四點半就起板

作早課，每人固定都要做自己的執事，兩人一組，不敢偷懶。有時一早就忙著要

出去誦經，兩邊趕場是常有的事。在工作之餘，師父也不忘弟子們的教育，常延

請法師舉辦「佛學講座」和「坐禪會」指導僧俗兩眾共修。再來就是辦桌，我的

師兄禪聞法師當時是典座寮長，我們因根本沒經費，所以她負責大寮，常常辛苦

掌廚，大家同心合力希望多獲得經費。這也是早期我們從艱難中脫困的方法。 

問：法師在何機緣下出家？又與什麼法門相應？ 

答：〈說到出家的因緣，法師展現天真的笑容〉說到當初會出家根本不是想了脫

生死而出家，而是因喜歡看武俠小說而想要出家學武功。（很有趣的理由）我並

沒有專修任一法門，早期喜歡禪坐，在佛學院時期常常自己打坐，可是後來因為

身體狀況不允許，而就以唸佛為主，現在我都有規定自己一天唸多少佛號，利用

時間就唸，修積往生西方的資糧，我修行過程大致是如此。 

問：在碧山岩時期及北上後創建法光寺是一大轉捩點，這中間的變化



過程如何？ 

答：在碧山岩時期，我深深地為其嚴謹的道風所吸引，而毅然離開俗家選擇到南

投出家，又喜歡住山上，所以在中部時，日子雖苦，可是精神生活的充實是不可

言喻的，師兄弟們聚會時，談起這段往事，大家都無限的懷念。 

  當時我們都趁農人在採收稻子時跟他們化緣稻穀，才有飯吃，寺裏三十餘人

幾乎都出動，做完執事就出門。早出晚歸，對我們這些年輕的女子來說實在是件

很吃力的事。有些好心的會給我們稻穀，還會告訴我們哪些地方我們可以去化

緣，有些沒信心的農民就故意折難我們，說到此我就想起以往在碧山岩時期的生

活。 

  我師父管我們很嚴，我們都很守規矩，深怕被責備。師兄弟感情很好，師兄

帶師弟，法器及唱唸都是師兄教我們，午後沒事時就上山自己找地方練習，拍打

石頭自我練習，法會中是不允許打錯的，然後再找對手對打。那時食物缺乏，常

常都是配醬菜就打發一頓，對還正值青春期的我們實在是吃不飽的。 

  北上後，因為有許多師兄決定自行留在中部發展，幸又有新進出家的師弟們

加入。除了上述的生活之外，民國六十幾年時還曾禮聘前香港宗觀寺住持覺光長

老來指導我們舉辦佛七，因此奠定我們法光寺一年一度舉行最大的「藥師佛七法

會」的根基。 

問：台北法光寺曾創風氣之先，請說明有哪些創舉？ 

答：我師父的頭腦永遠走在時代的前端，早在民國五十六年，為了想以後創辦學

校，因此就先創立補習班，師父的宗旨是要回饋社會，所以我們向教育局申辦「法

光英日語補習班」，在當時可謂少數之舉。我師父擔任日文教學，英文則延聘教

師授課，學員不必繳費，只需付書籍費，至今仍是如此。之後還開辦講經、梵唄、

插花班、國畫班 ......等，後來別的佛寺才陸續效法，藉著舉辦各種活動度眾，

像我自香港回來後，就是擔任講經及梵唄的教學。 

問：如學禪師是如何的培育弟子呢？法師您是留學香港，可否談談您

在香港的留學生涯？ 

答：師父一生中最重視教育工作，對弟子們的教育毫不鬆懈，碧山岩時期就延聘

漢文老師來教育我們。 到台北後我們有好幾位師兄弟都是利用夜間去唸補校，

彌補當年失學之苦。但師父嚴格絕不容許弟子們因唸書而忽略常住的事，我們常

常因辦桌或外出誦經結束後，就急忙背起書包趕往學校，上課時，常會因疲憊而

睡著了。每天都要十一二點才熄燈安歇，早課絕不可輕易遲到或早退。 

  當時師父並陸續安排弟子們出外求學，有的派往日本、香港等地，接受更高

深教育的薰陶，我也在師父的鼓勵下飛往香港接受大學教育。去香港前，當時正



逢新竹一同寺開辦佛學院，師父和我們師兄弟數位，大家一起前往上課，印順長

老當時就是我們的院長，印老說話的腔調我聽不懂，剛開始吃了不少苦頭，而後

埋首苦讀才漸適應佛學院的課程。 

  到香港後，受到覺光長老親切的照顧，至今我還很感謝他老人家。師父給我

二萬元台幣支付學費，當時港幣對台幣的匯率是 1:86，可想而知能兌換的不多。

香港人早餐都是吃很稀的稀飯和炒米粉，而且他們吃不多，我借居其間不好意思

多逗留，匆匆吃完就去上課，走到山坡下，肚子又餓了。有時整天上課，中午就

以開水或麵包裹腹，晚上回得晚，廚房早休息了，就泡麵充飢，又捨不得整包泡，

分兩次泡可節省乾糧，比起現在的豐裕，真有天壤之別。我剛開始聽不懂廣東話，

好久才適應，寒暑假回台又投入繁忙的工作，常常都是在開學前一刻才飛抵香港

繼續我的學業。 

問：如學禪師向來注重教育，晚年創辦法光佛研所，積極推動國內佛

學研究。法光寺又是扮演怎樣的角色？ 

答：師父在晚年時，本打算將原先是菜園的土地開間幼稚園，後來因緣巧合下認

識恆清法師，邀聘為第一任佛研所的所長，培育佛教高等教育人才。在十多年前，

除了中華佛研所之外，就屬法光佛研所開其先鋒，師父投入大量心力，從設計、

監工、巡視......常事必躬親去處理。 

  這是她老人家此生中最大的願望，做弟子的也就盡力配合。師父曾說過：「教

育工作吃力不討好，見樹不見林，但是這份百年大計還是要有人去做。現在由在

家人先教育出家人，等出家人學成，就有屬於我們僧伽的高等佛學人才，這樣才

能提升出家人的素質」。基於此我們投入全部心力去執行這個使命，最近早先第

一、二屆數位校友都傳回捷報，得到博士學位而陸續為佛學研究效命，師父若還

在世的話，一定很欣慰的。 

  我們法光寺跟佛研所可謂生命共同體，除了輔助支援佛研所外，還有南投碧

山岩寺、五股智光禪寺、美國法光寺及其他的董事們每年提供佛研所開銷，吃的

方面由本寺供應，所以常住師父都很辛苦的為扶持佛研所而努力。  

問：對於現代化的來臨，佛教也呈現轉型變化，貴寺又是如何因應？

法師有何要開示我們的呢？ 

答：現在時代變遷太快，人心也一直求變，但是別忘記一點就是「真理」永遠是

不變，否則世尊所說的法為何還能流傳於世呢？ 

  所謂「勇猛心易發，精進心難持」，人因缺乏持續的毅力，沒多久就打退堂

鼓，是過往的習氣所致，這是沒辦法的事。要求新求變才能吸引信眾，反而忽略

了根本，只做表面的更換而已。師父常說句「時、所、位」，這句話字雖少，蘊



含的道理卻是到哪都受用。什麼時候該做何事？場所為何？是家庭、學校、還是

什麼位置場合？你所處的身份又為何？三項配合，常常提醒自己，自然就能安身

立命，明白清楚地過日子，這是學佛修行的根本之道。有些信眾信佛只重外在變

化的功夫，對切身的安身立命問題卻沒去關心，這種捨本逐末的功夫要希求得證

悟，豈不等於是緣木求魚？所以我覺得要固其根本才是最切實的。 

結語： 

  採訪至此，讓筆者更認識台北法光寺及如學禪師的高瞻遠矚，一生重視僧伽

教育，教化育人，覺前人所未覺之處，為後輩開啟光明大道。也深為禪得法師的

毅力及刻苦奮鬥的精神所感動，始終秉持當初出家的精神，堪做我們後輩學習的

典範，也在愉悅氣氛中結束我的首站訪問。 
 


